
德化瓷被誉为“东方艺术的明珠”“世界白瓷之母”，它不仅是工艺的集大成
者，更是中国文化精神、历史记忆与当代表达的结晶。近日，由中华艺术宫所策
划呈现的“万象本色——‘中国白·德化瓷’上海艺术大展”是上海最具规模、最
有体系性的德化瓷展览，呈现了“熠熠生辉”的古今德化瓷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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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以为绚 万象本色
——德化瓷中的中国哲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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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东西方的文明交流是写
在中国陶瓷上的，当时的中国茶叶
喝了、丝绸烂了，抹去尘埃，昔日的
中国陶瓷依然熠熠生辉。”若从千年
维度溯源德化瓷的发展脉络，可分
为四大阶段：千年的淬炼、文化的沉
淀、世界的回响与当代的新篇。从
器至道，从技到艺，从地方窑口到世
界名片，从传统到当代，德化瓷书写
着一部凝练中国人的日常、审美和
哲思的陶瓷史诗。

千年淬炼，器以载道
德化瓷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

新石器时代，当地先民已开始烧制
陶器。进入夏商时期，德化地区率
先创烧原始青瓷，成为中国陶瓷的
重要发祥地之一。唐五代时期，德
化的陶瓷生产初具规模，至宋元时
期技艺日臻成熟，并凭借其优质产
品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出口
瓷器之一。
德化真正名扬天下，始于明

代。在这一时期，瓷土炼制、白釉配
方与高温烧造工艺达到前所未有的
高峰。德化白瓷以高硅、低铁、低钛
的瓷土为胎，瓷土具有良好的可塑
性和耐火性，再以氧化焰高温烧成，
釉色莹润温和、洁白如玉，代表性的
“象牙白”“猪油白”“葱根白”等白釉
品种各具特色，被誉为“象牙入瓷、
脂玉传神”。德化白瓷的最大成就，
莫过于将“白”演绎出具有丰富审美
层次的色系。其“白”并非死白，而
是富于变幻、生意与质感，在素净中
绽放极致的诗性与想象。
明代的何朝宗，被尊为“瓷圣”，

以其高超的捏、塑、雕、刻、刮、削、
接、贴等八法，将人物造像技艺推至
巅峰。他所塑如来、观音、达摩等，

神韵具足、情态细腻，不仅技艺登峰
造极，更体现出“器以载道”的中国
文化精神。何朝宗之后，几乎所有
的德化陶艺家皆是在学习他的基础
上或发展或反叛。

文质彬彬，然后成器
德化瓷之所以能超越技艺层

面，成为文化象征，根本上在于它所
承载的哲思与精神。在中国传统美
学中，“文质彬彬”是一种理想状态
——既有内在质朴之德（质），亦有
外在华美之文（文）。《论语》曰：“质
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德化瓷是“文质彬彬”的
生动注解，即便在工艺领域，亦体现
着中国文化的高度一致性。
德化瓷既重“质”，选材讲究、釉

胎结合紧密、结构坚密细腻，同时富
于思想性、精神性；又重“文”，雕饰
细致、线条流畅、造型多变。器形与
神意、胎釉与人物、功能与象征，皆
体现着一种均衡有度的和谐美。
更重要的是，德化瓷不仅成器，

更能成“人”、成“圣”：在对人物形象
的塑造雕琢中，匠人亦需自我修炼，
参悟所塑人物的“德行”“慈悲”与
“人格”，每一位历代俊杰的勃发英
姿，每一尊佛像的面容衣饰，都是一
次道心的投射、人格的写照。这种
“由器及人”“由物生道”的艺术观，
使德化瓷不仅是手工技艺的结晶，
更是“道器合一”的实践所在。
另外，德化瓷也表现了技进乎

道的哲理，如庖丁解牛，不仅是对技
艺的极致追求，更需要对事物本质
和规律的深刻洞察与把握。很多时
候一件瓷器能否烧制成功，似乎含
有天意，而对泥性、水性、火候、釉料
和器型等及其之间关系的深刻洞察
与把握，即是某种程度上对天意（道
或规律）的阅读理解和转译表达。
同时，德化瓷也表现了“素”与

“绚”的统一。白，是“素”的重要表
达；而白之万象变化，又能驾驭“绚”
的繁复。如连紫华《极彩·如愿多宝
佛》，融会古希腊雕塑、魏晋石刻、唐
卡、宝石镶嵌工艺等不同艺术门类
的魅力，唐卡的绚丽多彩、宝石镶嵌
的珠光宝气与素净温润的白瓷交相
辉映，堪称当代人创造的文物级艺
术品。这种素中有绚、润而不燥的
美学，构成了中国白瓷的文化品格，
也成就了德化瓷于东西方艺术史上
的独特地位。

世界官窑，白瓷之母
德化是中国陶瓷史上最早大量

外销陶瓷的地区，也是今天中国最大
的陶瓷工艺品生产和出口基地、中国
首个出口陶瓷质量安全示范区。从
北宋开始，德化窑一直以外销为主，
德化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大量出口，
尤其明清时期外销兴盛，成为连接中
西文化的重要纽带。元代，马可·波
罗在其游记中盛赞德化瓷器：“并知
刺桐城（即泉州）附近有一别城，名称
迪云州（即德化）。制造碗及瓷器，既

多且美。”1291年马可·波罗离开中
国时带走的德化瓷，被欧洲人统称
为“马可·波罗瓷”。明代，德化瓷的
制作工艺达到更高境界，所产白瓷
代表了当时世界白瓷生产的最高水
平，被法国人誉为中国白——不仅
因其技艺卓绝，更因其展现了东方
文明的神秘与尊贵。

清代“泰兴号”的沉船遗物印证
了这一历史进程：这艘1822年1月14
日从厦门启航、前往东南亚的大型帆
船，满载德化瓷器，却在海难中沉
没。直到1999年被打捞出水，35万
件瓷器震惊世人，其精美程度与保存
状态令人惊叹。它不仅成为“中国
白”远航世界的历史证据，也让我们
重新认识了德化瓷的国际地位。

欧洲皇室贵族将德化瓷看作财
富、地位和品位的象征，极力追捧、
购藏、研究和仿制，德化窑虽是中国
的民窑，却是无可置疑的“世界官
窑”。尤值一提的是，1709年德国成
功仿制出欧洲第一件白釉硬质瓷
器，这对梅森、塞夫尔等西方名瓷的
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影响并改
变了欧洲乃至世界的陶瓷业格局。

白瓷新篇，未来可期
改革开放以来，德化逐渐形成

了大师艺术瓷、日用家具瓷和出口
工艺瓷三足鼎立的产业格局，并在
观念和形式上持续焕发活力。

上海是国际当代艺术中心之
一，上海美术馆曾开创亚洲最早最

重要的上海双年展，因此在本次展
览中突出了德化瓷不断突破传统边
界所进行的实验性探索，尤其表现
于大师艺术瓷。如连德理的作品
《神话》，以瓷塑还原大众熟知的荧
幕形象玉漱公主，成为“非遗+影
视”的典范之作；苏献忠，则以陶瓷
为载体，关注生态问题，直面社会议
题，将白瓷作为当代表达的哲思工
具；杨芳的《溺系列》直观地呈现了
动物性物质性的欲望对精神性灵性
的淹没压倒之势；王卫波普风的《盛
世馒头》提醒人们，在温饱早已不成
问题的年代，“馒头”（物质需求和世
俗欲望）多大才算够？这些作品呈
现了德化艺术瓷的无限可能：打破
传统语汇，接轨当代艺术的国际性、
观念性表达。
与此同时，德化瓷还走进外交

舞台与国际赛事——成为国礼、会
议用瓷和形象代言，如冬奥会“冰墩
墩”和“雪容融”、世界杯“大咖陶瓷
杯”、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元首
礼“玉玲珑梅瓶”等，见证着“中国
白”从传统手艺向国家形象的转化。
德化瓷所承载的文化品质和审

美理念，具备穿越时空的艺术感染
力。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
谓之器”的哲学框架中，德化瓷不仅
是物质层面的工艺品，更是“道之所
寓”的文化实体，它让无形的中国精
神，不断发展变化的时代精神，具象
为可握、可用、可赏之器，并助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实现文化强国、民
族文艺复兴目标的国之重器。德化
瓷以自身为器，承载着不断发展变
革的艺术理想和人文理想，昭示着
来日可期的中国文化未来。
回望德化瓷的前世今生，其不仅

是地方窑口技艺的发展，更是中国文
化气质与精神演化的一个缩影。

■■ 苏献忠

等花开

■■连德理神话 ■■陈明华玉玲珑梅瓶

■■ 张嘿瑞

月球甜筒

■■李甲栈 昭君出塞


